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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漫《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中的人物塑造
王珏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 201701

【摘 要】：国产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都采用了重塑人物、并着重刻画主要人物的方式，推动并展现剧

情。而对于原著中宏大叙事的风格，前者消解次要角色的阶级性，转而刻画哪吒的内心矛盾与个人成长；后者则是另辟蹊径，

塑造了一个因功或罪、独立思考的叛逆神仙，以全新的角度解读了原著中关于战争、生命、天意等的宏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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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曾多次被搬上银幕，2019 年《哪吒之魔童降

世》更是成为最为火爆的国漫，总票房超过 50亿。2020 年

动画片《姜子牙》又将封神榜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本文将

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出发，分析两部作品在基于原著《封

神榜》改编的异与同。

一、从世俗中脱颖而出的少年英雄

在《封神榜》中，人们被勇于与强权抗争的哪吒形象所

动容。“削肉还母、削骨还父”的哪吒，所面对的是来自父权

的压迫，重生之后更是险些踏上“弑父”之路。而在《哪吒之

魔童降世》中，我们能看到的则是以往这些象征着强权的人

物被重新塑造，人物原本所代表的阶级与立场被弱化，原本

缺乏人性的“神像”、“神人”被世俗化，成为有爱有恨、活灵

活现的凡人[1]。哪吒就是活在一张张世俗面孔和一个个世俗

场景下的异类，他一步步化解偏见，逐渐获得认同，最终成

为英雄。

（一）阶级消解与人物重塑

在原本的故事中，人们被勇于与强权抗争的哪吒形象所

动容。在《封神榜》原著中，“削肉还母、削骨还父”的哪吒，

所面对的是来自父权的压迫，重生之后更是险些踏上“弑父”

之路。而在动画片《哪吒闹海》中，哪吒被刻画成反对官僚

的英雄，在与象征着官僚的龙王一族争夺中，哪吒将龙太子

抽筋扒皮、以及最终为了拯救钱塘关的百姓被迫自尽。而在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们能看到的则是以往这些象征着

强权的人物被重新塑造，人物原本所代表的阶级与立场被弱

化；原本缺乏人性的“神像”、“神人”被世俗化，成为有爱有

恨、活灵活现的凡人[1]。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们都能看到源于原著的诸

多人物，这些人物原本都是象征着强权的阶级，哪吒与之展

开了对抗；而与传统故事中不同的是，这些人物的阶级性被

消解，变成了帮助并催化哪吒成为英雄的动因，而哪吒真正

所要对抗的则是自己的心魔。原著中李靖象征着父权、君权，

作为遗弃者、施暴者[2]，是哪吒叛逆、讨伐的主要对象。而

在影片中，李靖化身为慈父，陪伴、见证哪吒的成长，四处

奔波找寻对抗天劫的办法，并甘愿以替身符代哪吒承受天

劫。原著中的龙王是天庭指派的掌权者，当其龙子被抽筋扒

皮后可以直接去天庭告状;在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直接变成

掌控一方水土、搜刮钱塘关民脂民膏的强权者。影片中，龙

族被塑造成天界的囚徒，不得已被困在大海中，与申公豹一

起抢夺灵丸。以至于作为灵丸转世的龙三太子也有着与哪吒

同样的宿命之苦。

当人物的阶级性被消解之后，影片更以一种世俗化的形

象来表现原著中的神像、神人，将其重塑为有血有肉的凡人。

“剑劈肉球、严斥逆子”李靖本是高高在上的将军，在家庭中

有着绝对主权的男性，如今不得不远走南天门，将保卫钱塘

关、照顾家庭的重担交给李夫人；即使在回归钱塘关之后，

也下定了为子殒命、自我牺牲的决心——高傲的将军成为了

陷入家庭困局的普通男性。而太乙真人更是成就哪吒宿命的

关键人物，法力高强，是天命的象征。而在《哪吒之魔童降

世》中，太乙真人肥头大耳、骑着肥猪、说着“川普”、学艺

不精、嗜酒如命——原本的神仙彻底被世俗化成为一个凡人。

反面角色申公豹，在《封神榜》中曾被封为商朝的国师，怂

恿截教门人参与封神大战，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口吃且在打斗

中被哪吒洗戏耍的丑角。

去阶级化的方法消弭了外化的矛盾，将矛盾内化，促使

影片转而表现根植于哪吒内心的困扰，让故事线与主人公结

合地更为紧密。而由“神”到“俗”的转化，让宏大叙事一直构

建的崇高被消解，神性的光辉不再阳光普照，个体性的话语

显露端倪[2]。去阶级性、世俗化的重塑方法，凸显了主人公

哪吒在成长过程中的内心变化，塑造出更有故事性的人物弧

光。

（二）英雄的自我成长

由于诸多阶级矛盾的消解，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哪吒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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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化身为独自成长的英雄，冲突与矛盾逐渐汇聚于哪吒本

身。与原著不同的是，哪吒虽然仍是天赋异禀，手握乾坤圈、

混天绫，但这些“天赋”却让他成为百姓、家人、师傅诸多角

色眼中乃至天道所不认同的“异类”，生来丑萌的哪吒至此踏

上了英雄的自我成长之路。最终的战斗是对抗天劫，它可以

被视作故事的主线——既是一种可视化的情节，也是主人公

已达成所有潜在需求的隐喻，这些潜在的需求主要包括获得

认同、化敌为友、理解长辈等一系列成长，只有在经历了这

些成长之后，魔童哪吒最终在对抗天劫中存活下来，成长为

了故事里的英雄。

获得认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是一个历时最长、最

为艰巨的潜在需求。明面上，哪吒是要获得钱塘关百姓的认

同，这一过程经历了哪吒降生事件、学法术前的小镇捣乱事

件、学法术后擒拿海夜叉事件、寿诞被驱逐事件以及最终的

拯救百姓事件等诸多磨难。另一层面中，这一认同还指的是

要被天道认同——自灵丸和魔丸还是灵石妖怪时，他们就不

曾被天道接受；在哪吒和三太子共同对抗天劫之后，故事完

成了哪吒和三太子被天道认同的隐喻。拯救黎明百姓与天道

联系在一起。在原来的故事中，叙事往往是宏大的，黎民百

姓往往是最弱小的，只是作为英雄成功的点缀与装饰。在《哪

吒之魔童降世》中，百姓不但有了制约主人公的行为和权利，

同时还与原著中本来高不可测的天道遥相呼应，这一点是本

片改编的一大亮点。

在影视作品中，敌人可以作为主人公内心对立面的实体

化，是客服自身缺陷、获得成长的隐喻。在魔童降世这部作

品中，哪吒的宿敌是灵丸转世的龙王三太子。三太子与哪吒

一样背负着振兴龙族的宿命，身为“灵丸”的本应救死扶伤、

匡扶正义，然而他因家族的宿命选择了将钱塘关全员灭口。

三太子是对哪吒本心的写照与暗示，即使是灵丸降生也有可

能成为恶，所以魔丸转世是否也有为善的可能。影片中三太

子与哪吒最初成为了朋友，在生日宴上，哪吒对朋友刀剑相

向，意味着主人公哪吒认知上的成长，即为了拯救众生对抗

自己唯一的朋友；随后与三太子共同对抗天劫，则是哪吒的

最终成长，与三太子重新化敌为友同样也意味着哪吒克服了

内心的“魔”，成为了对抗宿命的真正英雄。

在人的成长中，家庭既是源动力，又是束缚，这取决于

成长者的认知与态度。与家庭和解、理解父母长辈的用心良

苦，是个体成长的体现，也是影视作品中经常涉及到的主题。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样，原著中

宏大叙事下的代表着父权的李靖、执行天命的太乙真人被重

塑有血有肉、对晚辈充满着无尽关爱的凡人家长，而哪吒则

是那个被家长们“圈禁”在关爱中的顽童。也正因如此，影片

中哪吒在家庭关系方面的成长，从原先的对抗，变成了理解

与共鸣。当哪吒得知李靖用替身符代替儿子承受天劫之后，

哪吒从不理解到感激，立刻重返战场，与父母一起对抗三太

子、申公豹；师傅太乙真人也选择不顾师命，与哪吒、三太

子一起对抗天雷。也正因为哪吒理解了长辈，他也得到了长

辈们的理解，最终完成了拯救众生、自我救赎的宿命。

《哪吒之魔童降世》用三种成长塑造了哪吒这一人物，

最终的天劫就是哪吒历经了这些成长后的印记与见证。影片

最终用“天雷”这一终极考验来“检验”哪吒的成长，而在天劫

中“惨胜”，肉体消亡与精神存活，则暗示着哪吒的脱胎换骨、

更上一个台阶——虽然影片一直致力于消解原著中人物的神

性、阶级、光环，力求塑造有血有肉、各有优劣的“凡人”，

但天劫之后，主人公哪吒在天雷中以灵魂的形式活了下来，

这使得人物重新具备了原著中的神性，这是对原著中国元素

的强调与回归。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西方电影的叙事结构，将原著中

宏大叙事的部分削弱，消解原著人物的阶级性，转而刻画以

主人公哪吒为中心的内心矛盾与自我成长，从而塑造出更贴

近生活的人物、更加丰富的故事线。纵观视觉艺术的发展，

人性化表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比如注重传统、强调教

义和精神交流的东正教圣像画在 17 世纪走向衰落，而善于

叙事、技法先进和增加了人性化表达的天主教绘画却在文艺

复兴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在原著的文本中，驱动故事

的主因系天命、宿命或者政治斗争，宏大且难以呈现；而在

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中，通过典型人物的成长、世俗化的视角，

让观众对原型有了新的认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斩断宿命枷锁的叛逆神仙

动画片《姜子牙》并没有坐落在原著所有的故事线上，

而是重新另辟蹊径，塑造了一个因功或罪、独立思考的叛逆

神仙，阐述了姜子牙、妲己、申公豹等人寻求真相、铲除九

尾、保护人间的惊心动魄之旅。叛逆且强大的子牙身处更为

复杂且多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故事虽然继承了原著宏大叙事

的风格，但结尾的处理，却给原本错综复杂的故事带来了一

缕“面纱”，给故事的解读带来更深一层的含义。

《姜子牙》的故事构架在完成封神之后，姜子牙没有服

从天尊斩杀九尾之命，被贬北海。这一段是在《封神榜》故

事背景之上虚拟出来，目的是为了重塑原著中那个顺应天

命、大器晚成的周朝统帅，使其变成了一个违抗师命、天命、

不忍斩断善念的叛逆神仙。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宏大

叙事被完全摈弃转而表现哪吒的个人宿命；而在姜子牙中，

创作者从改朝换代、天命更替的恢弘故事中，找到一丝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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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绽——既然九尾伏诛，那么那个被九尾附身的人类女孩

妲己又怎样了？也正因如此，故事立足给予每一个个体关怀

的人性反思，将姜子牙塑造为天下苍生忍辱负重、誓救每一

个生灵的叛逆者身份。执念救一人的姜子牙，成为帮助观众

重新解读《封神榜》中关于天意、生命以及战争的立足点。

姜子牙不仅叛逆，而且强大，彪悍如彼的电影人物通常

会集叛逆角色、视点角色、英雄三种人物原型于一身，比如

蝙蝠侠。作为主人公的姜子牙，是整个故事的视点，人们透

过姜子牙的言行来认知故事；姜子牙既能对抗武力强大的九

尾，也能叛逆高高在上的天庭；而且也是整个故事中的英雄

人物——舍弃再次封神的机会，凭一己之力斩断天梯，换取

人间的自由。强悍的姜子牙所要面对的矛盾主要有三。首先，

对于封神使命的自我怀疑——自故事开始时，姜子牙因看见

了九尾体内的妲己，随后也因为看见了小九身上的锁，而离

开北海，踏上寻找真相之旅。其次，九尾狐妖的武力胁迫——

从天庭伏法开始九尾就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直到归墟被天

庭所灭，一直追着姜子牙一干人等，并将四不像、申公豹等

知己角色一并灭掉。第三，天尊的骗局——从被贬下凡、到

归墟险些赴死，再到最终几乎重归天庭，姜子牙都受到布局

者天尊的操控和欺骗。影片中最大的危机，并非四处杀戮的

九尾，也并非将九尾、小久乃至狐族魂魄一并抹去的天庭重

击，而是解决了这些威胁之后，姜子牙的选择。如若选择成

神，天尊将继续摆步人间；如若不成神，将继续被动，失去

了与天庭、天尊对抗的机会。于是姜子牙选择了第三条路，

将天梯毁坏，斩断天界与人间的联系。这也是姜子牙在面对

最大危机的时刻成为英雄、最正确的选择。

动画片《姜子牙》立足姜子牙这个典型人物，力求表达

出基于原著、但有别于原著的反思，即对“天地不仁、以万物

为刍狗”的怀疑、和平来之不易的反战意识。当然这一诉求也

是宏大的，相较于《哪吒之魔童降世》避开宏大叙事的巧妙

之举，难以被大部分观众解读或接受。虽然影片借用了类型

片的外壳，将警匪片、公路片、悬疑片三者融合在一起，但

内心纠结、左右摇摆的姜子牙让影片间接导致影片呈现出缺

乏叙事节奏与戏剧冲突、人物弧线不够鲜明等缺陷[4]，这也

为观众对于影片的理解更添一层障碍。影片结尾处，更高一

级的神仙介入，阻碍了影片宏大诉求的有效传达，让剧情更

添一丝神秘感：人间是否真正地脱离了天庭的掌控？拯救人

间的根本行为——是姜子牙斩断天梯？还是天尊的上级有关

部门介入调查？这一问题，虽然是为了后续“封神宇宙”的相

关作品埋下了伏笔，但又将似懂非懂的观众重新置于了故事

的疑云中。

三、对比与启示

综上所述，近期两部国漫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

子牙》都是基于《封神榜》所改编而来，两部作品都采用了

重塑、并着重刻画单一人物的方式，推动并展现剧情。不同

之处在于，对于原著中宏大叙事风格的取舍：《魔童降世》

选择消解宏大叙事，讲述世俗中少年英雄的个人成长之旅；

《姜子牙》则是以塑造叛逆神仙的方法，以新的角度解读原

著中关于命运、生命、战争等宏大的理念。从现有的评价来

看，前者故事小而有趣，对广大观众更为友好。后者的改编

方法和叙事意图在内里更接近原著，值得从业者思考和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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